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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柿子红时情更浓
□张吉

在渐行渐远的童年记忆中，
有一幕时常浮现在脑海中，温
暖而难忘。一家人围坐在柿子树
下，爷爷和爸爸、妈妈时不时拉
两句家常，等待着圆月升起。而
我则坐在小板凳上，吃着甜甜的
柿子，大快朵颐，任由柿子的汁
液糊满我的下半张脸，惹得大家
哈哈大笑。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
彤的柿子，像是一盏盏小小的红
灯笼，为这团圆的节日增添了几
分喜庆的颜色。

柿子树是一位沉默的守护
者。爸爸说，在他小时候，爷爷
就种下了这棵柿子树。秋天到
来，树上的柿子开始慢慢变红，
仿佛在召唤散落四方的亲人，
回到这个爱的港湾。每到中秋节
来临之际，爸爸、妈妈就会带着
我回老家，与爷爷团聚。那时候
的我，对柿子的喜爱近乎狂热。
咬一口，甜蜜的汁水立马溢满
了口腔，甜在嘴里，更甜在心
里。
每到柿子快熟的季节，爷爷

总是特别忙碌。他就像一位忠诚
的卫士，拿着一根竹竿，不辞辛
劳地守在树旁，只为了保护我最
爱吃的柿子不被麻雀啄食。每次
打电话，爷爷都乐呵呵地说：

“等囡囡中秋节回来，就能吃到
又大又甜的柿子啦！”回到家的
我，常常趴在窗前，一边吃着柿
子一边看着坐在树下的爷爷。他
的身影和飘落的阳光交织在一
起，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温暖的
风景。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爷爷
因病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只
有那些深植于心的回忆和柿子
树下的那把空椅子。没了爷爷的
中秋节，我们就像断了根，也不
回老家了，只有那棵柿子树仍旧
孤独地守候在那里。

一到柿子成熟的季节，我的
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飞回那片
熟悉的院子，飞回那个与爷爷
一同守护柿子的温馨时光。不知
今年柿子树结了多少柿子？柿子
甜不甜？有没有被麻雀偷吃？这
些都无法得知。

时间会带走许多人、许多
事，但有些记忆，如同那一年一
熟的柿子一样，总会准时结果，
那份由柿子串联起来的爱从未
消失。在每一个月圆之夜，无论
人们聚散离合，亲情的甘甜永不
凋谢。柿子的甜，家的温暖，一
直都在。

独览西湖
□严景怡

我踏着将明的天色去
了杭州西湖。没任何理由，
当我想着闲下来要去旅游
时，“西湖”最先蹦进我脑子
里。显然，是她招惹的我。

游览时闲庭信步、慵懒
潇洒，坐下来要写点东西时
才犯了难。这西湖景怎么
写，才能写得过“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西湖情怎么写，才能写得
过“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
勾留是此湖”？

我想是不能的。但不能
也不如何。

我去的时候，冬已来，
春尚远；冬未深，雪不见。没
有西湖的绿，也没有西湖的
雪，去得不合时宜。当然，是
我去得不合西湖的时宜。

我到西湖时是上午 9
时，天色依旧不甚清明，浅
蓝里微微透出晴光，大概天
气就是如此了。天阴着，西
湖的心情也就没有那么透
彻，不能波光粼粼、欢脱跳
跃了。我站在湖边上看着这
一大块沉甸甸的苍绿，像未
经打磨的帝王绿翡翠嵌在
诞育她的土地里。颜色浓郁
得不可忽视，连流溢的日光
都显得浮于表面，而真正动
人的是水色的暗实。水中微
有风痕，其上飘摇草木，镶
边又有山色，一艘炫目的金
色龙船不经意间游进我的
视野。我想我之前的比方又
错了，西湖早就在人们的雕
琢下成了最精美的艺术品
了。

再往前走两步，集贤亭
顺着石板路遥遥地探出身
去，西湖水在石板下时不时
地拍打，像个闲不住的孩子
一直在提醒自己的存在。我
此行是孤身“逃”出来的，有
这样一个淘气包作伴，兴许
就不会清寂过甚。

不过一个人出来旅游
的妙处也言说不尽，不用看
导航，不用做规划，不用听
人言，不用扯闲话，去到哪
里是哪里，歇在哪里是哪
里。让人疲累的出行是因为
肉体在旅游，而心和灵在赶
路。比方这次，我在天色暗
尽时近乎绕了西湖一周，精
神头却比坐在教室里听一
天课强得多。

我在曲曲折折的桥上
踱步。高矮不一的石级将水
骗得在虚空中跌个大马趴；
冻得发枯的柳枝怜爱地垂
下脸吻镜中的水草；对岸的
树虽然有些秃但依然坚持
把头发染得又黄又粉又橙
又红；成片的枯荷像模特们
拖着蓬蓬裙歪七扭八地摆
姿势；衣着古风的人力船夫
对盏饮茶；鸬鹚仗着自己会

潜水和我玩躲猫猫……
有时不知走了哪条岔

路，我会与西湖分开一段时
间。虽然也有姿容甚美的花
草树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
阁、支离拼凑的通幽曲径、
晶莹透彻的石底细流，但总
归少了我与西湖那种惺惺
相惜的黏糊劲儿。所以当我
又不知道走了哪条岔路而
恰好回到她身边时，那确实
是很欣喜了。我想不论我绕
了多远，她等了多久，这所
有的一切在重逢面前都不
值一提。

有时走着走着，一阵扑
棱水的声音就把我的注意
力引至脚边，一小群鸳鸯一
边划拉着水一边抻着脖子
到处看。尽管我没什么艺术
细胞，也能被它们精致的梳
妆震惊到，太会搭配颜色，
以至于美得过于绚丽了。玫
红的喙尖端带白；从头至肩
至背，蓝紫衔接橙红过度老
绿色，一点不违和；眼周上
白下棕，又在黑润圆乎的胸
脯前炸开一丛金色的细长
的羽；贴着水面的肚子是大
片渲染的金棕到浅黄的渐
变；油黑的尾羽飞羽不甘单
调，生出几片荧蓝傲气地闪
着光；还有全身上下都有勾
勒的亮白色线，给对冲极强
的颜色们划开区域。一个巴
掌大的生灵上竟有这么多
颜色，不像人搭配衣服颜色
过多，就太有冲击性了。果
然人的审美和自然的审美
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且行且看，幽绿的西湖
上还会漂几只天鹅，有黑有
白，你追我赶摇头晃脑地
游，看似散漫实则机敏。路
人扔点面包，我还没有看
清，它们早已将脖子伸出二
里地怼在一起争抢。我正录
着像，却惊恐地发现西湖里
的石头似乎长脚了还会动，
定睛一看，几只小乌龟，只
露了背上小半壳和一点头
皮。天鹅和乌龟养在一起，
很怪，怪得很可爱。

坐在石凳上，也少不了
小动物们的惊扰。我坐着歇
口气喝口水，几只小麻雀不
知何时在几米外蹦跶，对着
我叫一会，嘴在空无一物的
地上啄一会，似乎在暗示我
喂点吃的。我自己尚且腹内
空空，只好问：“你们喝点水
吗？”它们应该颇为无语，因
为突然不叫了，并在我失礼
的注视中跳向了其他路人。
我正沉浸在小麻雀的嫌弃
中，突然感觉身旁树上有动
静，猛地转头，枝上有一只
松鼠抱着果子点着头啃。我
如梦初醒，这是第一次见真
松鼠欸，快拍下来。等我掏

手机，它已经倏地在枝头溜
没影了。

还有一只令我难以忘
却的小生灵，是涌金池金牛
上的一只白鹭。一开始远远
地看，还以为金牛的头掉漆
了，后来近了，才发现是一
只白鹭。一开始不十分确定
是白鹭还是雕塑，因为它一
动不动。后来它换腿变换姿
势，我才确定它是活物。盯
着它看了许久，渐渐由美的
欣赏生出来疑惑：它为什么
一直在那儿，上面有人类用
来吸引它的诱饵吗？看了一
会随即又确定它并没有在
吃东西，不会是被人类拴在
那里了吧？我心惊胆战地要
离开，碰上一个老年旅行
团，导游正说着：看到金牛
上面的那只白鸟了吗？它是
最喜欢这只金牛的，每天都
要来这里呆上几小时……
听到这话，我有点羞愧难
当。人有时会厌恶自己的邪
恶吧，不然不会感到羞愧
的。

苏堤旁开一道岔路，能
抵花港观鱼。这里的水最
浅，最能看出清澈，那水里
肥嘟嘟圆滚滚的锦鲤像一
块颤颤巍巍的大果冻里的
装饰。鱼不怕人，懒懒地慢
慢地扭着屁股，小小孩们趴
得近近地看，似乎伸手就能
抓上一条。

离了观鱼处，一条岔道
延得很深，深到人迹罕至
处。不过景不管人来不来，
自顾自地美。这里的草树更
繁茂，有鸟儿在我头顶的一
株树上放声高歌。我绕树一
周去探寻它的面容，可惜它
羞涩而敏捷，我眼中只闪过
惊鸿一瞥的绀青。原本就细
窄的径被茂密到鼓起小包
的草丛遮掩，我得行至脚下
才看见下一步。就这样，路
带着我，爬上层叠有致的山
石，落座端庄肃穆的木亭，
途经造型各异的矮桥，这其
间西湖的水就梳理着底部
水草长长的、曲折的发，陪
着我愈流愈深。踏上一段又
一段长实木板的路、方大理
石的路、厚青石板的路、不
规则岩石块的路，花草树木
把外界隔绝只将我紧拥，西
湖的水只留我停驻，世界终
于把欠我的孤独尽数奉还。

最后，阳光用金黄的线
牵着我回到了现实。

我承诺了秋意渐盛时
与西湖再见。

可没想到，回来不过半
年多，我的心竟还久久回荡
在那片绿波中。西湖啊，我
对于履行与你的承诺已经
急不可耐了。请帮我个忙，
和我一起催促一下时间吧！

月语
□张辉

我折了两枚月亮
一枚送给顽皮的星
把寂静的夜
烫出个火红的洞
一枚藏在你的眼眸
用弯弯的月
晃出个完美的白

月光荡漾着我的窗台
荡来了思念的海
漾出眺望的眼

对不起
今夜月明
这流动的光海
每溢出一滴
都呢喃着说想你

目光借着月光相逢
□韩箫蔓

月华，洒满九州
向我邀饮，一杯故乡的夜愁
目光，借着月光相逢

团圆

□徐海成

手中相思的针线
密密编织成
故乡的那轮明月
挂在银河边上
照亮苍穹，人间
慰藉所有的游子

他们是否会想起
母亲那含着笑的眼睛
父亲那厚重的肩膀

有人把思念
悄悄挂在月桂树下
有人在月下对饮
把思念醉在了昨夜

月光暖了夜间的寒风
月饼甜了客子的惆怅
夜是安静的，远远地
木屋里亮着一盏灯
传来遥遥的呼唤
呼唤我的
叫团圆


